
全民族抗战，烽火在这里点燃
—— 倾听卢沟桥畔“以死报国”的声声呐喊

6月28日下午，一场“场景式”沉浸“大思政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举行。来自首
都艺术院校及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的百余名师生参与其中。

中国戏曲学院联手丰台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将思政课堂“搬”进抗战纪念雕塑园。活动现场，
师生们通过经典红色艺术作品的生动再现，在时空交错中深切体悟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抗战史诗。

活动现场，学生们演绎的一个个生动场景，让参与者穿越时空回到抗战现场。1937年，正是这
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端。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记者
高新 万嘉 司马珂

7月 5日，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
区荣炳盐资源区的吴景崧事迹陈列
室里，创建人之一凌兵兵指着电脑上
泛黄的《申报·每周增刊》，向记者讲
述88年前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1937年7月18日，这份增刊刊登
了时任《申报月刊》编辑吴景崧以笔名

“杜若”发表的评论《国人对卢沟桥事
件应有之认识》。这篇评论以犀利笔
触刺破当时弥漫的妥协迷雾：“中国无
论怎样退让，也没有可了结的时候。”

这句断言振聋发聩。在民族危
亡之际，他还道出当时的唯一出路：

“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
侮救亡。”

在此之前，“七七事变”爆发的次

日，即 7月 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
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
抗日本侵略者。这份通电疾呼“全民
族实行抗战”“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
领中国寸土”，为中国指明了方向。
十天后，吴景崧的文章在《申报·每周
增刊》上发表，迅速在知识分子和文
化界引发广泛共鸣，其核心主张与中
国共产党的通电形成呼应。

吴景崧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将民
族危机的本质剖析得淋漓尽致：他提出
的“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主张，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全面抗战路
线”的精神内核；其呼吁的“集合起来共
赴国难”，则实践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

“全国人民总动员”这一重要观点。
作为1906年生于镇江丹徒的新

闻工作者，吴景崧的思想深度，不仅体

现在“七七事变”后关键期的呐喊，更贯
穿其整个新闻生涯。

作为译者之一，他参与了 1938
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的集体翻
译工作，首次向世界展现红色中国的
真实图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
主编的《上海周报》以“洋旗报”身份
成为红色宣传的灯塔，由英商注册发
行却实际受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文
委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世界
知识》杂志编辑工作，推动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卢沟桥的弹痕化作民族记
忆，这些穿透纸背的文字依然在诉
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其战
略眼光始终聚焦时代前沿；而吴景
崧这样的知识分子，则将中国共产
党的理念转化为民间共识。这或许
正是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当先进理

念成为时代最强音，当先进人士与
之形成合力，历史的选择便如同江
河入海，势不可挡。

“集合起来共赴国难”

镇江籍新闻人在抗战时期的笔墨担当

申报·每周增刊 凌兵兵 摄

“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
中国东北，又先后侵占热河、察哈尔、
河北等地，对北平形成三面夹击之
势。1936年夏，日军向华北大举增
兵。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
旅团第 1联队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
台镇，严重威胁中国驻军。华北的紧
张局势骤然加剧。

卢沟桥——进出北平的咽喉要
道。宛平城——北京丰台区一座兴
建于明朝的古城。为夺取北平，日军
对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的挑
衅日益频繁。1937年6月，日军以攻
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进行演
习。战争，随时可能发动。驻守北平
的中国军队密切监视日军行动，一面
向日军提出抗议，一面以实弹演习相
对抗。第29军把卢沟桥一带的兵力
增加到1400人，由37师219团3营重
点防守平汉铁路桥和回龙庙一带。

7月6日，风雨交加。日军驻丰台
部队又以卢沟桥为目标，在铁路桥东
北回龙庙前举行进攻演习，到宛平城
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
带演习，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双方
对峙十几个小时。天色渐晚，日军才
怏怏退去。7日上午，日军又到卢沟桥
以北地区演习。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立即将情况向保定的第37师师长冯治
安报告。冯治安火速返回北平。下
午，日军驻丰台部队在中队长清水节
郎的带领下进至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
近，声称要举行夜间演习。7时30分，
日军夜间演习开始，近600人的部队投
入行动。夜间10时40分，宛平城东北
方向突然响起枪声。少顷，几名日军

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
求进城搜查，被守城官兵拒绝。

面对日军的威胁，何基沣命令部
队：不准日军进城；如日军武力侵犯则
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
放弃阵地，军法从事。他要求第219团
密切监视日军行动，全体官兵“如日军
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3营官兵连
日来目睹日军的频繁演习，早已愤慨
万分，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抵抗，
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

7月7日24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
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再次要求进入宛平
县城“搜索丢失士兵”，并称如不允许
将诉诸武力。中方断然拒绝日方这一
无理要求。得知“失踪”士兵并未丢失
已经归队后，日军仍提出“城内中国驻
军必须向西门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
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调兵遣将准备
扩大战争。中国第29军司令部发出

“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的要求，命令
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
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8日凌晨天刚破晓，日军一木清
直率部向回龙庙和铁路桥扑来，仍借
口搜寻“失踪士兵”，遭到排长沈忠明
严词拒绝，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双方
展开混战，沈忠明在肉搏中壮烈牺
牲。战友的牺牲激怒了守桥士兵，两
个排在排长李毅岑的指挥下，用大刀
砍、枪刺扎，同日军展开了厮杀，几乎
全部牺牲。日军占领回龙庙和铁路
桥东头，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城内
居民伤亡惨重，营指挥部被炸毁，219
团团长吉星文受伤。

入夜 12时，吉星文带伤率领由

150 人组成的敢死队，每人携带枪
支、手榴弹和大刀，如猛虎下山，从两
面杀入日军阵地。一时间，枪声、手
榴弹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日军被打
得晕头转向。3营营长金振中在战
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
11日，中国军队收复桥头堡失地，完
全恢复永定河东岸的态势。中国军
人表现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日军不得不停
止进攻，退出阵地。

11日晚，29军军长宋哲元从山东
乐陵老家返抵天津，次日发表谈话，
认为卢沟桥事变系局部冲突，希望尽
快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表示愿意
接受日方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
苛刻要求。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
令官香月清司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
迷惑宋哲元，一面暗中加紧兵力部
署，制定作战方案，到16日完成包围
平津的战略部署，兵力达10万之众。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25日，宋哲
元下令停止中日谈判，并布置备战工
作。26日，松井代表香月清司发出最
后通牒，要求29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
遭宋哲元断然拒绝。副军长佟麟阁在
全军干部会议上慷慨陈词：“日寇进
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
者耻辱。国家多难，军人应该马革裹
尸，以死报国！”

28日晨，日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掩
护机械化部队，以南苑为主要目标发
动全线进攻。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
禹在战斗中壮烈殉国。29日，第29军
撤离北平，卢沟桥守军也同时撤出，北
平沦陷。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警醒了全
中国人民。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
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全中国
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
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和
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
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驱

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卢沟桥

事变后华北工作的方针向北方局下
达指示，要求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
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
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
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中共
北平地下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
神，一方面做好应急准备，另一方面
组织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
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先后组织募捐
团、慰劳团、看护队、宣传队、战地服
务团，开展广泛的支援抗战活动。北
平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振
奋了全国人民，各地各界群众纷纷动
员和组织起来，支援29军抗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
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
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
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
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
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
决心。”但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
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
方事件”范围内。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
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
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
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
务省拒绝。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
烧到上海。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
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
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
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言
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各族人
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
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岁月虽然渐行渐远，但卢沟桥和
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仍然清晰可
见，它昭示国人：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风，正轻轻拂过中华大地。它掠过卢沟
桥的石栏，吹动望柱上石狮的鬣毛，带着永定
河的水汽，漫过燕赵的原野，掠过江南的稻
田，穿过塞北的戈壁。这风里，有88年前的
硝烟味，有四万万同胞的呐喊声，更有今日校
园里琅琅的书声、实验室里仪器的轻鸣——
它是历史的信使，正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破碎的“书桌”旁，送往奋进的新时代。

风携弹痕：那张被炮火撕碎的书桌。1937
年7月7日的风，是烫的。它卷着日军的炮弹碎
片，撞在宛平城的城墙上，撞断了私塾里先生手
中的戒尺，撞翻了北平校园里的课桌。日军以

“失踪士兵”为借口的炮火，让这座始建于1189
年的连拱石桥，成了历史的界碑——桥的这
头，是“驿马扬尘、书声渐起”的安宁；桥的那头，
是“山河破碎、草木含悲”的炼狱。

沈忠明排长倒在回龙庙前时，胸口的热
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他口袋里还揣着女儿
画的“书桌”涂鸦；李毅岑带领士兵举着大刀
冲向日军，刀刃映着月光，像要劈开这吞噬文
明的黑暗，他们中有人本是北平师范的学生，
书包里还装着讲义。“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
29军将士的呐喊里，藏着对“书桌”最痛的守
护——他们知道，若这桥失守，华北的学堂将
成屠场，中华的文脉将被斩断。

风里传来更远的哭喊声：北平的教授们
背着书稿流亡西南，黑板被炮弹炸成碎片；天
津的学生们撕掉课本上的“日化”标语，举着

“还我河山”的横幅上街；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里，工人连夜赶印《抗日救国手册》，油墨味混
着硝烟味，成了那个夏天最呛人的气息。“华
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
句呐喊，不是软弱的叹息，是四万万同胞攥紧
拳头的前奏。

风过山河：千万张“流动的书桌”在抗
争。风，从不只吹过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响
起后，它带着烽火传遍全国，让每一寸土地都
成了“书桌”，每一个中国人都拿起“笔”——
有人以枪为笔，以血为墨，以呐喊为纸，共同
书写着“全民族抗战”的史诗。

太行山的风里，八路军战士用炭笔写标
语，“坚持抗战”四个字被雨水冲刷又重写，直
到刻进岩石；白洋淀的芦苇荡里，雁翎队的渔
民把情报写在芦苇叶上，一叶叶“水上书桌”
载着使命穿梭；云南的山沟里，西南联大的师
生们用泥巴糊成黑板，在敌机的轰鸣中讲着

“国魂不灭”，茅草棚下的“书桌”，是用信念支起的脊梁。
更有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以血肉为“书桌”：东北的大娘把儿子的

课本缝进棉袄，目送他扛枪上战场；江南的商人打开粮仓，账本上记着
“捐给前线”的数字，比任何盈利都重；华侨们在海外街头演讲，把“卖
祖产换军火”的决心，写在给祖国的每一封家书上。风里飘着《大刀进
行曲》的旋律，从北平传到上海，从延安传到重庆，让所有破碎的“书
桌”，都拼合成了一座民族的精神堡垒。

风拂新篇：今日书桌连着昨日烽烟。88年后的风，是暖的。它吹
过卢沟桥的弹痕，吹过宛平城的新墙，吹进窗明几净的教室——那里
的课桌上，摊着航天图纸、古籍校注、乡村振兴规划，再也没有炮火的
阴影。风里的密码从未改变，那张被撕碎的“书桌”，早已化作千万张
奋进的“书桌”，在时光里延续着守护与抗争。

在卢沟桥畔，白发老人牵着“红领巾”的手，抚摸城砖上的凹痕：“当
年爷爷就在这附近，用扁担挑着伤员跑，他总说‘要让你们有书读’。”孩
子仰起头，书包上烫金的“强国有我”4个大字，被阳光照得发亮。在苏
南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志愿者宣讲队的青年正讲着“芦苇荡里的
课本”，展厅外的广场上，中学生们在“模拟战场”体验后，转身走进实
验室，把“永不屈服”的精神熔铸进科创比赛的方案里。

风还在吹。它掠过实验室的显微镜，那里正揭示着微观世界的奥
秘；拂过乡村小学的窗台，孩子们正朗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穿过
粤港澳大桥的钢索，工程师们的图纸上，写着“自主创新”的誓言。这
些书桌，早已不是当年狭义的课堂——它们是芯片车间的操作台，是
航天发射场的控制台，是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是新时代中国人用奋
斗续写的“抗战史诗”。

石狮子望着这一切，眼角的风霜里渗出暖意。风里终于有了答
案：我们纪念“七七事变”，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让那张被撕碎的

“书桌”，永远警醒我们——平静的生活从不是与生俱来的，奋进的姿
态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当风里的书声与《义勇军进行曲》共鸣，我
们终将明白：所有伟大的奋进，都始于对“书桌”的守护；所有光明的未
来，都长在铭记历史的土壤上。

这风，是历史的呼吸，也是未来的序曲。
风还在吹，向着更辽远的明天……

﹃
华
北
之
大
，已
安
放
不
下
一
张
平
静
的
书
桌
﹄

—
—

卢
沟
桥
沉
思
录

王
丰
江

卢沟桥、宛平城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地。
丰台时报全媒体记者 原梓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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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平抗日斗
争历史丛书”《北平
抗日斗争遗址遗迹
纪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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